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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孟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宫廷艺
人，以优伶为业，名孟，故得名优
孟。他自幼善辩，擅长表演，常以谈
笑方式讽谏时事，深受楚庄王赏
识。其“优孟哭马”和“优孟衣冠”的
故事广为人知，被司马迁记载于《史
记・滑稽列传》中，成为后世传颂的
佳话。优孟被誉为中国戏剧鼻祖，
其表演艺术与讽谏智慧对后世产生
了深远影响。

“优孟哭马”的故事背景是：楚
庄王有一匹心爱的马，因肥胖患病
而死。庄王悲痛万分，下令大臣为
死马治丧，准备用棺椁装殓，按大夫
的葬礼规格安葬。优孟听闻此事
后，走进宫殿大门，仰天大哭。楚庄
王十分吃惊，问他为何哭得如此伤
心。优孟哭着回答说，宝马是大王
的心爱之物，理应厚葬，而只用大
夫规格安葬实在太薄待它了，建议
用君王的规格来安葬。楚庄王听
后，当即意识到自己的过失，最终
决定用六畜之礼处理马的后事，即
把马交给主管膳食的太官处置。

“优孟衣冠”的故事则讲述：楚
国令尹孙叔敖深知优孟是贤人，对
他十分看重。孙叔敖病重临终前，
嘱咐儿子若日后生活贫困，可去拜
见优孟。几年后，孙叔敖的儿子果
然穷困潦倒，靠给人背柴为生。他
遇到优孟后倾诉了困境，优孟回家
后便让人缝制了与孙叔敖相似的衣
帽，穿戴在身，模仿孙叔敖的言谈举
止。一年多后，优孟的模仿已惟妙
惟肖，连楚王及身边大臣都难以分
辨。楚庄王举行酒宴时，优孟穿戴
孙叔敖的衣冠上前敬酒祝寿。庄王
见状大惊，以为孙叔敖复活，当即要
任命他为令尹。优孟借此机会讽喻
君王应善待功臣遗孤，最终促成楚
王对孙叔敖之子加以封赏。

作为中国戏剧鼻祖，优孟为何
诞生于楚国？笔者认为，这是文化
包容、政治需求、实用导向与历史记
载共同作用的结果。楚国独特的社
会土壤，不仅孕育了屈原这样的诗
人，也催生了优孟这样以表演与智
慧影响政治的伶人，而后者的存在，
恰恰为中国早期戏剧艺术的萌芽提
供了重要的实践范例。

其一，楚国具有多元包容的文
化土壤。楚国地处长江流域，与中
原地区相比，其文化发展路径具有
显著的“非正统性”与包容性，为优
伶艺术的生长提供了宽松环境。中

原诸国受周公礼乐制度影响深远，强调“礼分尊
卑”“乐和天地”，艺术形式多服务于祭祀、朝会等
严肃场合，对“滑稽戏谑”的表演多持轻视态度。
而楚国虽受中原文化影响，却始终保持自身的文
化独立性，对非正统艺术形式更为包容。楚国是
先秦巫鬼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楚辞·九歌》
中描绘的巫祭仪式充满歌舞、角色扮演与叙事性
表演。这种“以舞事神”“以戏娱神”的传统，孕育
了早期的表演艺术形态。优孟作为宫廷艺人，其

“模仿、戏谑、角色扮演”的技能，正是对巫祭表演
传统的世俗化继承。楚国文化以瑰丽奇绝、情感
奔放著称，这种特质更鼓励艺术形式的创新与个
性化表达，为优孟以“滑稽表演”承载政治谏言提
供了文化心理基础。

其二，楚国具有君权强化下的谏言需求。春
秋时期的楚国君主集权程度较高，传统的大臣直
谏风险极高，而优伶的“讽谏”成为填补政治沟通
缺口的特殊方式。楚庄王虽为雄主，却也有任性、
冲动的一面，如“葬马”事件中便显露出固执。面
对君主的权威，大臣的正面劝谏常遭抵触甚至惩
罚。而优孟作为“以娱侍君”的伶人，身份卑微却
能亲近君主，其“戏谑不庄”的表演既能避开君主
的戒备心，又能以轻松方式点破问题本质。在楚
国宫廷中，“优”虽属底层艺人，却因承担“娱乐君
主”的职能而获得特殊的亲近权。楚国君主对这
类“弄臣”的容忍度更高，允许其以“非严肃”的方
式表达意见。这种政治生态为优孟“以讽为谏”提
供了生存空间，而中原诸国对“优”的定位更偏向

“纯娱乐”，较少赋予其谏言功能。
其三，楚国具有人才流动的实用导向。楚国

在春秋时期国力强盛，且长期与中原、蛮夷地区交
流，形成了“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实用主义传统，为
优孟这类“非主流”人才提供了机会。中原诸国看
重“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艺人地位极低且难以
参与政治事务。而楚国虽也有等级制度，却更注
重实际效用，只要能满足君主需求，即便是优伶也
能获得施展空间。优孟正是凭借“讽谏有效”的实
用价值，从普通伶人成为被历史记载的重要人
物。楚国文化不排斥“机变智巧”，反而欣赏以智
慧解决问题的能力。优孟“哭马谏葬”“模仿孙叔
敖”等行为，本质上是用“智巧”替代“强硬”，这种
方式与楚国文化中“灵活变通”的特质相契合，更
容易被君主与社会接受。

其四，历史记载的偶然性与典型性。优孟之
所以被后世铭记并与“戏剧鼻祖”关联，还得益
于《史记・滑稽列传》的系统记载。司马迁将其
与淳于髡、东方朔等并列，强调“谈言微中，亦可
以解纷”的价值。这一记载选择本身，也暗含了
对楚国优伶文化独特性的认可。在先秦时期，各
国宫廷中未必没有类似优孟的伶人，但楚国的文
化环境使其事迹更具戏剧性与典型性，最终通
过史书流传，成为后世追溯戏剧起源时的重要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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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地名故事

杏花村
松滋市新江口镇的杏花村，在古

时候是洞庭湖与武陵山山水脚搭脚、
边连边的地方。顺着山边有一条小道
从南到北，从北向南，是老城到磨盘洲
的重要通道，至松滋南五场的必经道
路。这里有山有水有树林，当然有杏
花树。

传说有个益州道士邵硕路过这
里，碰到老家熟人，顺手摘下一枝杏
花，说请他带给远在南京的徒弟，老乡
不好意思不带，心里想这带回去不是
早凋谢了。可是这个老乡在路上走了
半个月，这枝花就是没有谢。见到徒
弟的时候，徒弟们大吃一惊地说，师父
早在 20多天前已云游了啊！好多年
后，他的徒弟还来这边来寻访师傅，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师傅去了哪
里，后来有人说杏花村（火烧桥）的道
士——无影无踪。那时候，县城在老
城，从南到北也好，从北向南也好，走
到这里人们已经是很累了。因此有人
在这里支竿搭棚，做起了茶水生意。
后来还有了茶馆、小型客栈以及骡马
交易、铁匠给骡钉掌等。俗话说：杏花
村，火烧桥，磨盘洲的烧饼好，划子嘴
河里水好。虽然是荒山野店，却也有
几分名气。在新江口开埠后，尽管是
远郊，也是人们时不时去玩的地方。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茶馆的基础
上添设一家小吃店，其后发展为旅社
与饮食店。松滋一中师生多为常客，
常言唐诗“牧童遥指杏花村”，继而街
巷与居委会皆以杏花村而名。

（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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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歌楚舞》 作者：刘玉 李彬如 李也青

长江与汉水交汇的荆楚大地，曾奔
涌着一支古老而狂放的文明洪流。它以
凤鸟为图腾，以青铜鼎为礼器，以文字为
薪火，在历史长河中镌刻下不可磨灭的
印记。

往事越千年，当荆州楚文化博物馆
的夯土墙在晨曦中初现轮廓，当那些被
岁月掩埋的青铜器、漆器、竹简重新呼
吸，我们仿佛看见两千年前的楚人正踏
风而来——他们披甲执剑，击缶而歌，以
星辰为笔，以江河为墨，在这片土地上书
写着华夏文明的另一种可能。

容器：从青铜的沉默到文
明的轰鸣

这座博物馆首先是一个“容器”。
但，它不是我们寻常所见的匣、

椟、盒、箧。它要盛放的，是比金玉更
珍贵、比岁月更丰厚的物事——那是
一个文明的精魂，是楚人“筚路蓝缕，以
启山林”的开拓，是“楚虽三户，亡秦必
楚”的血性，是屈原在汨罗江畔抛出的
永恒天问……

荆州这片厚土，本就是一个巨大的
历史容器，地下埋着楚国都城、王族车马、
巫觋祷祝与诗人叹息。而这座拔地而起
的博物馆，就是要向苍茫大地，庄严地捧
起这个容器，让封存三千年的雷电与风
雨，重新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想象博物馆本身，应是一件脱胎于
楚文化的宏大礼器。线条，应取法楚漆
器上流畅而诡谲的云纹，盘旋而上，仿佛
一条欲飞的苍龙；它的空间，应暗合《楚
辞》中那种上天入地、往复求索的节奏，
明暗交错，引人从尘世步入幻境。当你
步入其中，光线自高处倾泻，如天光穿透
古老森林，空气中弥漫楠木与黄土气息，
让人感到，你不是在参观，而是在“渡”。
从当下的此岸，横渡时间暗河，迈向充满
神话、激情与瑰丽想象的彼岸。

展柜中的青铜器，不应是冷冰冰的
标本，只是一味沉默讲述冶炼技术与礼
乐制度。要让它们动起来！那柄“越王
剑”，剑身暗格的菱形花纹，是沉睡的龙
鳞；你若静听，或许能听见它与吴戈相交
时迸发的龙吟。“曾侯乙编钟”，是音律奇
迹，更是宇宙秩序的物质显形。它们的
轰鸣，曾是与天地对话的语言。博物馆
的终极智慧，在于让这些器物“活过
来”。借助炫目的科技投影，营造一种氛
围，让观者心灵与器物内部凝结的历史
情绪共振。那一刻，你会感觉青铜的寒
意已穿越而来，你就明白何为“金石之
声”，何为一个民族在青春期时，那坚硬、
刚烈而掷地有声的灵魂。

而漆器，是这灵魂的另一面——绚
烂、神秘而温润。黑红二色为主调的盘、
盒、耳杯，上面绘着变形的龙、凤、云气、
神怪。那是一种何等飞扬跋扈的想象
力！线条如生命一样流动、纠缠、奔涌。
凤鸟的尾羽可以绵延成整个宇宙的旋
律，云纹的卷曲里似乎藏着生命的奥
秘。这不是中原礼制严谨的几何图案，
这是楚文化在器物上独有的浩荡狂欢。
博物馆的光，应温柔地抚过这些漆器，让
沉睡的朱砂与黑漆重新焕发光泽，仿佛
刚刚从楚国工匠的指尖诞生，带着作坊
里的体温与虔诚。

这容器，盛的是酒，是楚人祭祀时醇
厚的鬯酒；也是血，是战场上视死如归的
热血；更是泪，是屈原行吟泽畔时滚烫的

孤愤之泪。它让我们痛饮、颤栗、奋发，
让我们与那个遥远的时代，心意相通，血
脉相连。

脉络：在龙凤纹章里，寻
找精神的原始记忆

一座伟大的博物馆，绝不仅是奇珍
异宝的陈列馆。它必须有一条清晰的

“脉络”，是一部用实物写就的壮阔史
诗。它要回答的不只是“楚国有什么”，
更是“楚人是谁”“我们从何而来”。

这脉络，应从一片荆棘开始。一件
粗糙的石斧，一缕黯淡的陶片，标志这支
被中原视为“南蛮”的部落，如何在江汉
流域的沼泽与丛林中，顽强扎下第一条
根。随后，脉络渐次丰满。青铜的鼎彝，
诉说他们如何建立邦国，如何在礼制上
既学习中原，又顽强保留自我的印记
——那青铜器上夸张的兽面，飞扬的附
饰，无不彰显一种未被“驯化”的蓬勃野
性与创新活力。

脉络的核心，应是“龙”与“凤”的纠
缠。在中原，龙是威严的皇权象征；凤，
是祥瑞的点缀。但在楚地，龙凤图腾有
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楚人先祖祝融，为
凤鸟所化，因此凤是他们精神的引领者，
是飞升、自由与光明的化身。而龙，更多
是水中神秘力量的体现，时而为舟，时而
为阻。龙凤交织，构成楚文化既眷恋大
地（龙的归属），又渴望天空（凤的翱翔）
的永恒张力。博物馆的陈列，应让这对
纹章无处不在，让观者清晰看见，这股力
量如何贯穿楚国的青铜、漆器、丝织品乃
至思想典籍之中。

思想的脉络，是博物馆灵魂所在。
这里必须有《老子》五千言竹简的原本

（或复制品），那玄之又玄的“道”，如何在
这片充满灵气的土地上孕育？这里必须
有屈原《离骚》《天问》《九歌》的各种版
本，那些奇诡的意象、奔放的情感、对命
运与宇宙的诘问，如何构成中国文学史
上最浪漫的源头？博物馆应辟出专室，
近乎一种仪式性的空间，让游人能静对
这些文字。不是阅读，是聆听，聆听一个
孤独而伟大的灵魂，穿越时空的诉说。
他的痛苦，他的求索，他的瑰丽想象，正
是楚文化精神价值的巅峰体现。

血与火的脉络，同样不可回避。那
残破的兵甲，折断的戈矛，无声讲述战争
与荣耀，扩张与衰亡。从楚庄王“问鼎中
原”的霸气，到白起拔郢、楚国迁都的悲
怆，历史的残酷与壮美，应如一幅长卷徐
徐展开。这脉络的最后，或许终结于西
楚霸王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悲壮结
局——这是楚人精神最后的、也是最灿
烂的余晖。

这所有的脉络，最终都应指向我们
自身。当我们在楚镜中看到自己模糊的
面容，我们看到的，是否也是先祖的倒
影？我们性格中那份不服周的抗争、那
点浪漫的幻想、那些对自然的敬畏，是否
正是楚文化在我们血脉中刻下的精神胎
记？博物馆，就应该成为一面巨大的时
间之镜。

楚梦：文脉新生，让古老
的魂灵在当下复活

当楚文化博物馆最终落成，它的价
值将超越一座建筑的范畴，成为荆楚文
明的精神图腾。它不仅是荆州的地标，
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楚国曾

是华夏版图上的异类，它北抗中原，南抚
百越，在文化交融中孕育出独特的审美
与哲学。如今，这座博物馆将楚文化基
因注入现代文明血脉，让古老智慧在当
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这里有空间的诗学。博物馆不应是
单调的长廊与冰冷的方厅。它的内部，
应如中国古典园林，充满了起、承、转、
合。一个转角，你可能从喧嚷的宴乐场
景（透过壁画与乐器重构），步入一片静
谧的“星空”——那是根据屈原《天问》布
置的沉浸空间，星辰点点，对应诗人对宇
宙的浩瀚发问。在陈列编钟的大厅，不
应只是静态展示，而应在特定时刻，由乐
师现场敲响沉睡千年的音符。让浑厚、
苍凉而又清越的声音，如黄钟大吕，震动
每个人的鼓膜与心扉。这不是表演，这
是一场与先祖的对话。

这里有叙事的魔力。数字化技术在
此不是炫技，而是营造光影的魔杖。当
你站在一幅残破的楚国丝织品前，轻轻挥
手，AR技术便能在虚空中将纹样补全，让
那只凤鸟重新展翅，飞出展柜，绕梁三
匝。当你阅读关于云梦泽的记载，环幕投
影就能将你包裹，让你置身古泽的烟波
浩渺之中，听渔歌互答，见犀兕出没。技
术的终极目的，是消解技术本身，让人在
无意识中“坠入”历史的现场。

这里要充满开放的姿态，楚文化博
物馆不是“文化堡垒”而是“文化孵化
器”。它应设有工坊，让匠人现场演示失
蜡法铸铜、髹漆绘画，让游人不仅知其
然，更知其所以然。它应开设“楚辞吟
唱”的课程，让孩子们用稚嫩的嗓音，唱
出“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的豪情。它应成为学者、艺术家、诗人驻
留与创作的基地，让楚文化的基因，在与
当代思想的碰撞中，变异出全新的、生机
勃勃的形态。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砖石与
玻璃的堆砌，而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
的深情凝视。它将是楚魂的栖息地、楚
韵的共鸣箱、楚梦的孵化器。当它最终
屹立于荆楚大地，当它的光影映照长江
的波涛，我们终将明白：楚文化从未消
逝，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在这座博物馆
中获得永恒的生命。

这座博物馆不仅是关于“过去”的
墓志铭，更是关于“未来”的宣言书。它
告诉我们，华夏文明从来不是单一的色
调，正是有了楚文化这抹浓烈、绚烂的
底色，中华文明的画卷才如此气象万
千。它让我们相信，一个伟大的文明，
其生命力不在于将过去制成标本供奉
起来，而在于能不断地回到它的源头，
从那里汲取最本真、最狂野、最充满创
造力的活水。

而最终，这座博物馆的意义将超越
地域限制，成为世界理解楚文化乃至中
华文明的钥匙。当国际游客走进楚文化
博物馆，看到的不仅是一件件文物，而是
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谱。他们将从楚人的
浪漫中找到东方美学的根源，从楚国的
兴衰中领悟文明的韧性，从楚文化的包
容中感受中华文明的气度。博物馆将成
为一座桥梁，让楚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
界走进楚文化。

这，就是楚文化博物馆的终极畅
想——它让荆州，这座古老的城市，不仅
是地理的坐标，更成为一个民族精神回
归的指引。

编前：
近日，有消息报道，荆州楚文化博物馆主体雏形初现，夯土

墙的肌理与青铜鼎的纹路正在江汉平原上交织成诗。
这座承载楚魂楚魄的殿堂，不仅令考古学者期待在漆器

纹样中破译古文字密码，更令荆州百姓看见千年文脉在钢筋
混凝土中苏醒——孩子们盼着在全息投影的楚简上触摸《离
骚》的墨迹，游客渴望在“云梦泽”主题园林里听见《九歌》的吟

唱，非遗匠人期待从楚式漆器工艺中寻找现代美学的灵感。当
越王者旨於睗剑的锋芒刺破展厅晨雾，当“鄂君启”金节的纹路
在数字光影中重生，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终将触摸到文明最原始
的震颤。

这不是简单的一栋建筑的启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
觉醒，民众的期待正化作星火，将在博物馆的穹顶下汇聚成永
不熄灭的文明探索之光。


